第一课
今天《西游回忆录》前言部分我大概介绍一下，因为时间各方面原因，没有必要给大家很啰嗦。
《西游回忆录》最近给大家做出来了，法本应该是比较不错的，我想每天大概介绍一下，也许有意义吧，尤其是法王的这些部分，应该我有传承，所以，对你们来讲还是有个传承可能比较好。
《西游回忆录》主要是我当时记录了法王如意宝九三年去欧美弘法的这些教言。九零年的时候，法王去印度和尼泊尔、不丹，写成了《梦尘回忆录》，这里面主要是讲当时的一些记录，没有讲很多法王的教言。这个有点不同，里面讲了很多的教言。
前言当中主要提了几个方面。
第一个，当时我们去欧美，藏地的交通、信息非常闭塞。法王是一辈子住在藏地的这么一个老修行人，从语言、生活习惯很多方面，对西方应该不是特别的了解。而且当时的加拿大、美国、法国这些，科技也是非常发达，各方面来讲，应该在世界上算是很有水平的。法王当时去本来是很有挑战的，但没有想到，法王到那里以后，他用他的一个超越的智慧，当时影响了很多人，我们下面也是举例来说明——过了三十年的今天，很多西方人当时对法王的印象非常深。
这是第一个方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二个方面，法王住世七十一年，他的功德在其他的书籍都是讲得比较细，但是去西方的历程很多人都不是特别知道。我当时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一直有机会跟上师一起，好像现在见证者只有我和南珠堪布和吾智喇嘛，还有门措上师。他们几位不一定写当时的回忆录，所以我很想把法王不共的这种风采展现给世人，当时记录了一段文字，有些音频视频一直记录，一直保存。
但因为有些经过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已经不行了。后来我就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包括当时的一些视频。但是一直没有很好的去整理。有各种的琐事，所谓的讲经说法等等，一直没有整理，已经很多年了。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今年因为法王圆寂刚好二十周年，法王去美国刚好过了三十周年，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候我就放下很多事情，去年年底开始不断的用藏文、汉文，自己亲手整理。我们英文小组和国际翻译小组整理英文和法文。
我当时做的过程当中也比较认真，几乎早上四点钟起来一直弄，除了一些念诵以外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后来一段时间，身体也不太好，也做了一些手术。后来更加的有一种无常感，刚好今年四月底的时候，法王出去用了一百零五天，我当时整理也刚好一百零五天，这本书已经初步的完成了。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我在编辑的过程当中，法王的有些音频资料先用藏文整理，再翻成汉文。里面的一些公案、历史这些，尽量的查一些历史。如果实在找不到，就按照法王所说的为准。排版的时候放了当时的一些照片，有一些时间太长了，当时的技术、照相机质量不是很好，但是也找到了一些视频。有些虽然不是很清晰，但也是一个见证吧，也算是一个历史资料，有些是从部分的视频当中裁剪出来，放在上面。有些人说不放可能好一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历史的画面感，也算是真实的镜头。这是第四个方面。
第五个方面，前辈大德有这样的说法：“编和讲不需要很严谨，但是造论需要严谨。”一般的讲记不是特别适合落成文字，但是法王讲经说法出口成章，所有的文字基本上全部都可以整理出来，因此我也整理出来。整理的同时加了一些自己花絮，这些花絮有一个原则：“对自己的上师连一个吹嘘的语言也不能赞叹”，以这个原则，非常真实的记录下来。这是当时编辑的过程，这是第五个方面。
第六个方面，大家在书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法王在这三个月当中几乎没有一天的休息，要么传法，要么在传法的路上。传法也是灌顶，包括开示，一直做七支供，可以说是超负荷的行程。如果没有利益众生的大悲心，一般人是根本做不到的，这个也可以看出来。
第七个方面，法王这次出行给西方人传了藏地基本不传的法，比如《杰珍大圆满》，必须要圆满加行，我第一次没有听到很伤心，很伤心，包括《文殊大圆满》要求都是很高的。但是法王说：“这是第一次去西方，也是最后一次，这次就毫无保留的给你们留下我所有的教言。”所以这里面讲了很多特别殊胜的密法。当然我在这里也说了，这里的所有密法你自己想要修的话，必须要经过灌顶，传承，去引导才可以实修。这是第七方面。
第八个方面，这两本书还是比较厚，两个加起来有六七百页。我们现在习惯手机和网络的读者不一定读这么长篇幅的文章，没有这个耐心，大家都特别喜欢读简短的文章，或者一些简短的故事，满足于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些人不一定很开心。
但是希求解脱者，尤其是对法王有信心的人，这些都是法王智慧海流露出的特别特别珍贵的教言，到时候你们看了之后就知道。
校对的时候有部分的人看了之后，要求一定要做质量好一点的，包括藏族的堪布。我们有些道友从来没有见过法王，但这本书见了以后跟你见到法王真人，听到法王教言没有什么差别。我想即使见到，除了甚深教言以外也没有别的。
当时西方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的，听一节课必须要交费用的，每一堂课都是有费用的，我后面在波士顿那边代表性说明一下，其他都没有说，其实西方全都是要收费的。全部要听下来，我没有详细的算，应该需要很多美元才能听完。
你也是跟着法王去，听所有的教言，那么你的经济条件不一定是允许。所以我们这次立成文字，立成回忆录也是最重要的！我去美国和加拿大，有一个道友跟着我去每个学校，后面他的路费不够了，就停止了，说我现在不能跟着飞了，我翅膀没有了。所以我们跟着法王去的话，可能有点难，这是第八个方面。
第九个，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代佛教大德第一手资料的记录，真人真事。不同维度的人来看有不同的理解，比如世间当中的人来看：“佛教大德也是去过这么多的道场，去过这么多的国家，其实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可能不学佛的世间人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从我们修行人角度来讲，这里面有很多珍贵的教言，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可能：“这个大圆满的窍诀，这个大手印的窍诀，很重要的。”然后做为一个弘法者来讲，可能以后自己弘法的时候：“法王原来是这么做的，一天都不休息。”每一个道场之中都是出口成章，都是直接流露出来的，不像我们先要备课，准备半天，到了那边的时候，不是智慧里流露出来的，是法本里挤出来的，有些是拿着稿子念的——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对弘法者有一定的启发；还有一些追随法王的本传承的这些人来讲，以后可以去一下法王去过的道场，去过的城市，去过的旅游胜地，包括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有意思的，也可以学一下他老人家弘法利生的精神。
这是前言，大概有九个方面的内容。最后，要特别感谢《西游回忆录》当时参与打字、编辑、校对、还有排版、印刷，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一些道场给我提供的这些音频、视频、包括一些照片等等。
当时我也是提前给大家说了预告，谁有这些就给我提供。后来邮箱里面也有一些，有些是根本听也听不清楚，但是也可以稍微做一些参考。
我也想明年，法王九五年去过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现在手头上有一点点，但是不多，好像越来越近，越来越忘了。那天慈师他说他每一年的日历都有。然后我说，九五年去新加坡的那一段看看。然后他看了一下，说：“这个地方是没有的，好像记在其他地方了，其他都有。”其他有了我也不希求，也没有用。我最近也打听马来西亚那边，马来西亚现在的道场好像在吉隆坡那边，现在也是找不到。好像说见过法王的有一些人当时也没有注意。所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人如果知道法王当时一些，我也想和他们聊一下。这个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因为法王三次出去，我有机会三次的随行。最后一次是九五年，再过一年，基本上又过了三十年，所以也做成一个小的回忆录也可以，做不成也没有什么。
特别感谢参与的所有人。他们的参与对于这本书来讲会更精彩，让历史更生动。
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些地方不如理、不合理的有些错谬之处，我也向上师如意宝、包括本尊、护法、空行面前真诚地忏悔。如果在这本书里有一些利益，我也真诚地回向给众生。
这个时间的话，后面我还要请丹增活佛藏文上校对。还有今年的院寺负责人，他们也祈求在法王涅槃法会的时候要印。所以序的日子稍微有点变化，大的方面，99%都是这样的，但是里面增加了几个。所以最后的版本日期稍微有一点改变，但是前面的已经印完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然后藏文的话，准备涅槃法会的时候发。
我们虽然不是涅槃法会，但是我们现在刚好已经是过了30年。今天是8月26号，应该《西游回忆录》里面已经到了法国列绕林（Lerab Ling），马上要回来了。最近法国列绕林好像在开索甲仁波切圆寂四周年的纪念法会。我记得当时8月26号法王正在讲一个无上大圆满的法。当天下午，我也给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开示。当时是这么一个记忆，反正缘起也是比较奇妙的。
我们现在回忆30年前法王如意宝是怎么走的点点滴滴的，我们也可以在下面看一下。反正书上这些都有，我也没什么其他可讲的。你们自己有兴趣前言看一下，后面的部分我们到时候再说吧。
今天讲到这里。

第二课
昨天介绍了前面的序言，序言里面还有一段后面会有的，当时我写完了以后让慈诚罗珠堪布看了一下，他觉得还不错，说法王20周年涅槃纪念法会上，给大家发的话比较好一点。还有我们主管堪布和堪母，他们看过之后都觉得今年涅槃法会上发的话比较好。还有后来涅槃小组的几个堪布和法师都觉得有必要今年由他们来发心。后来请丹增活佛从头到尾看一下藏文上有没有错别字。中间他发现有个别不太好理解的内容，根据他自己以前撰写法王传记时候的经验，提出非常宝贵的意见。
综合以上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又重新加上了这些过程，后面的有些内容稍微做了微调，大的方面没有什么，序言上有这样的调整。最后这个序言完成是在我家乡有加持的莲师山洞里完成的！
这是一部分的介绍！
《西游回忆录》一共有10个篇章，也就是说有十站，前面有序言、缘起，后面有个归来，有个后记，还有一个附录。

缘起篇，前面顶礼了无缘大悲至尊上师。
这是最了义的一种顶礼法。
然后说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93年的时候，去欧美的所有的行程都归纳到这10个篇章里来进行叙述。
当时我也祈祷上师，本尊，空行和护法都给予加持，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密法，涉及到一些很甚深的教言，也担心护法神不开心，请求他们加持，做的过程中也没有感觉到他们不开心，实际上给了很多加持。
今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里面前面有三年的保密工作。说起来比较简单。
90年法王如意宝去印度的时候，当时贝诺法王请求上师去西方弘法，当时法王也答应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悄悄的说，不跟我说。我就想，到底是什么事情？他们经常商量。后来我在《梦尘回忆录》里面也提到了一点，法王也大概的跟我说了，下次有机会可以带你，但是你要保密，本身你也是喜欢保密的，本来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但是有些事情需要保密才能够实行的。
当时我一方面也很开心，一方面有一点压力。但是不管怎么样，学院里面让我负责，外面的一些联系让南珠堪布负责，凡是我们准备各种各样的事情。
包括当时跟现在不同，办理护照，还有路费，包括我们查相关的一些资料。现在特别方便，手机拿来问一下马上会给你回答。那个时候，必须要用一些纸资料，才能知道包括国外的西方人的一些性格，习俗，处事方式等很多方面，当时是有一定的准备。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大家都可能知道，法王出去的时候也需要准备很多，包括法本，法器，以及录音机这些。因为法王90年的时候去印度，到了尼泊尔的时候，基本上眼睛看不到文字，然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先录在录音机里面，然后法王一边念一边讲，刚开始有点不习惯，后来不管是灌顶、传法都方便。
这个时候，我自己有时间的时候也录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大鹏展翅》《杰珍大圆满》这些，我让齐美仁真堪布录。齐美仁真堪布，有一次他感觉到：“你录这些干什么？是不是法王要去其他地方？”我也不好说,就用一些巧妙的语言来转话题。当然他也是很有智慧的人,我去年问他的时候,他可能也大概说是已经知道了。我们这样暂时也保密了一段时间吧。

当时包括美国，法国，还有加拿大，英国和荷兰，还有包括日本几个地方的那些邀请函，也是通过书函的方式。当时连传真，整个色达县都没有的。每次那些书信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解读，解读之后跟法王私下请示，包括一些时间的安排，一些道场的介绍。
其实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有些我没有必要在这里说。当时很多的邀请函全部都收集在一个地方，我想以后要是整理，很好的。但是没有想到，后来被小偷偷一些佛像的时候把那些邀请函一起偷走了。所以是比较遗憾的。
总的来讲，在三年当中基本上是没有给谁说，而且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从90年到93之间，还是有充分的一些准备吧。当时为什么保密？一方面当时，后面也知道我们临走的时候还是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第二个方面，还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所以有时候做事情还是比较保密的做，最后因缘成熟的时候，公诸于世是比较重要的。这是第一层内容。
第二层内容，当年要去美国之前，法王当时举行了第一次的极乐大法会，第二次在道孚，第三次在新龙开的。法王一生当中有三次特别大的极乐法会。应该在传记当中是有的。
当时法王应该是六十岁，比现在的我还要小。首先春天的时候在佛学院讲了《探究本心.金刚宝鬘论》。
这个我很想翻译，里面讲的教义基本上跟《入大乘论》一样，特别好的。以前慈诚罗珠堪布让我翻译，但是寿命很短暂，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实现。
当年春天的时候法王讲了麦彭仁波切的教言，在这个期间，就在现在金刚萨埵商店位置，建了第一座汉经堂，叫“汉僧显密经堂”，落成开光，当时法王如意宝也是亲自来到这里为我们做了灌顶，还有《心性自解脱》的教授。之后法王离开佛学院，去新龙、炉霍这些地方去弘法。这个期间让帝察活佛和德巴堪布为学院全体僧众做了《集密意续》的灌顶和教授。
法王去了炉霍,甘孜,白玉,新龙,道孚这几个地方。当时法王给他们灌了《四心滴》。
法王一个是在八四年的时候灌过《四心滴》，当时我没有来。后来，八九年的时候在道孚灌过顶，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得到这个灌顶。法王第三次，在新龙还是道孚也灌过《四心滴》，还有《时轮金刚》。
其实《四心滴》和《时轮金刚》的灌顶，非常非常的重要。法王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灌顶就是这两个。所以这几年，我们也非常努力，活佛老人家为大家传了《四心滴》和《时轮金刚》的灌顶。道友们，不管是灌顶还有传承内容，一定要善始善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其实因缘成熟的时候，非常难得，我们这边也是基本上都算是完成了吧。
当年我本人，三十一岁，刚开始在帝察活佛面前得了半个月的灌顶，后来在德巴堪布面前正在传授的时候，基本上出去的因缘已经成熟了。我当时还给汉僧这边讲了《禅定休息》和《虚幻休息》的注释。大概一个月以后，当时我好像一个讲好了，一个还没有讲完，这个时候法王就回来了，然后开始开极乐法会。
根据法王授记当中最后一句：“凡是与之结缘者皆能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以这个为依据，当时我们在萨迦月，藏历四月份，我们现在开金刚萨埵法会的时间，在那个时候开极乐法会。后来就变成天降月。
当时开十五天，消息一出，虽然没有现在网络那么方便，但是附近的藏族人来的特别多，汉族比较少，四面八方。人数各有说法，有些传记中说是二十万，有些说是七十万。但是我这里说数十万人，在洛若的草地上，当时大家都在这里搭帐篷。
白色的帐篷，照片里也是可以看的出来，铺天盖地，漫山遍野，当时人确实也是非常多，尤其是在法王传法的时候，大家供养的哈达，好像当时是可能孤陋寡闻吧，真的是掀起了一朵朵的浪花一样；念珠的声音，犹如一千个苍龙集聚在一起咆哮，声势浩大。
当时的场面，我现在都是记忆犹新，很难形容，特别特别的这种壮观。那个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也是从家里，我让他们亲自上来，开极乐法会。当时他们也来了，还有我的一个伯伯，他背着枪来了。德巴堪布我们两个想办法，让他的枪，能不能在尸陀林，把它毁坏。刚开始不听，后来想了各种办法，勉强答应。但是后来他特别后悔，他跟很多人说，德巴堪布他们两个把他的枪抢走了，他们两个是真正的强盗。他有时候善根比较微弱，但后来还算是可以的。
所以当时法王如意宝，给大家也是灌了阿弥陀佛的顶，还有讲了长的《无量寿经》和麦彭仁波切的《净土教言》，同时要求大家，每个人念一百万阿弥陀佛，如果没有造舍法罪，没有造五无间罪，都一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这种号召，在整个世界来讲，也是非常感人、非常震撼人心的。
当时门措上师也给大家灌了观世音菩萨的顶，还有传了《佛子行》。
通过这次法会，极乐法会就一直不断到现在。
所以极乐法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应该依靠这种因缘往生极乐世界，发这个心是很重要的。
当时法王去西方之前，有这么一个缘起。刚好是这个时间，所以简单的一些因缘，在这里给叙述。
这次极乐法会令无数的人跟净土结下了非常殊胜的因缘，以此因缘，让很多众生往生极乐世界。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第三课
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还是看一下吧。现在眼睛也是越来越差，字也有点小，放在电脑上可能好一点。
一个神秘的电话，今天讲一个神秘的电话。
当时，法王如意宝开极乐法会，因为当时是开十五天，法王当时开极乐法会的法座，在现在我们喇荣五明佛学院大门的前面。
当时为了纪念法王开极乐法会，现在有两个法座，就在我们路边，以后如果路过这里的时候我想是应该可以朝拜朝拜，现在大门的旁边，我们上去的左边，在这里有两个法座：一个是门措上师的法座，一个是法王当时开极乐法会的纪念法座。
第一天下午，法王刚刚讲完，当时不知道是谁，有人来告诉法王说，堪布南珠已经来电话了，让他老人家去乡政府的办公室那里去接电话。
法王的性格是比较急的，不管是出门也好，有时候说是明天六点钟出发，五点钟就出来了，“还不出去啊”。所以我们跟着法王的人，还是随时都是做很多准备的，一般时间都不会推迟，经常会早起，这样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五台山回来的时候，睡在报国寺，大家都是住在峨眉山下面的报国寺，早上说六点钟嘛，结果法王五点钟的时候都是已经出来了，所有的人都是在那睡着，大家都特别害怕。然后我们车也来了。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所谓的公交车，坐的都是那种货车。我爬上货车，一摸钱包没有了，车马上要开了，我马上从车上跳下来，去一下刚才在草丛里面睡过的地方，刚好找到钱包，钱包带上往回跑的时候，车马上要开了，他们就开始拉我，我跟着后面，那个时候峨眉山的路都是土路，就跟上去。法王有时候时间概念上是比较急的。

当时法王还没有来得及念《普贤行愿品》，马上从法座上站起来了，说是让我也去。
因为我之前也知道这次要去嘛。当时连传真都没有，我到了外面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传真，当时国内所谓的传真的概念也许是有的，但是我没有看到过。当时特别稀有，越过大海还可以写信，当时从别的地方可以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学院根本没有。当时整个洛若乡办公室也只有一部座机，而且当时洛若乡离现在的洛若乡还要下去，后来他们乡政府搬上来的。
我们当时坐了车，到了那边，办公室印象当中很破旧的，那个电话座机很脏的，当时在电话里面法王说：“我是晋彭，我是晋彭。”因为法王自己经常说自己是晋彭，一个简称吧。
电话的质量特别差，里面的杂音也很多，声音也很小。然后法王让我接，我也听不清楚，听的很费力。一会法王接一下，一会我接，但是折腾了半天以后终于比较明白。
原来南珠堪布他从印度到香港，香港这边就过来到成都了。他那边很多法王出行的日程安排基本上已经就序了，而且每一站包括时间这些都比较紧迫，让我们尽快把身份证、护照这些带下来，尽快办理签证，否则很难。
这个时候，法王因为传极乐法会的法，人也非常多，几十万人。当时可能我们也没有这个概念，签证，人必须要到场。法王脱不开身体，第二天我带着我们几个出国的——因为这边出国的人就只有我和门措上师、阿里美珠空行母和法王如意宝，我们几个人的护照，这些资料全部带上，然后就下去了。
之前我们好像也是下去成都，弄了一些什么，当时好像跟现在办理护照的方式有些地方不是很相同的。
我到了成都以后，当时先去找了南珠堪布，然后我们一起去美国领事馆。
这个领事馆是前几年川普上来以后，后来他们就没有了嘛，就是这个领事馆。这个领事馆应该六几年的时候已经有了，记得是这样的。
在我的印象当中，当时领事馆有两个房子，有一个小小的院子，当时很多的人被拒签。我当时看到有一个穿灰色衣服的女孩子，她当时被拒签以后特别得伤心，在那边一直哭，昏倒在地。还有一个人，给他盖了一个章，结果拿到了以后，不仅不给签证，甚至这个人是有问题，不能出去，他就盖了这样的一个章。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当时我的印象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也比较着急，一方面也是很想跟上师去，因为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加拿大这些还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可能这次没有办法、没有希望。到了那里以后才知道，签证必须本人到现场。不管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法王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来，包括我自己护照全部递给他们。而且他们不是每天都办签证，好像一个星期当中只有一两次。
当时我把我们这几个人的护照给他。那么给他的时候，印象当中有一个红头发、高鼻子的，很高大，应该是西方人。他看了看护照，看了看我们，问我们去美国干什么？以前去过没有？问了一些问题。回答的时候应该他是比较满意的。
刚开始说人没有到现场肯定不行的，后来说我们这边是一个大上师，开大法会，人也很多的。如果我们都来这里，他们那面的很多事情没办法了，看能不能通融一下，等等，说了一些话。那个人好像看到我们穿红色的衣服的人，感觉到他非常地感兴趣，跟其他人的态度都完全的不相同。最后他就盖了章。签证拿到手里以后，感觉到非常地有意思。
回到南珠堪布的宾馆，这个时候发现南珠堪布住的宾馆比较高级的。以前我在《梦尘回忆录》里面我提到过的，省民委招待所旁边有一个藏胞接待办的宾馆。那个时候，国内所谓的宾馆都是很少的。我一进去以后，走廊当中还有一点地毯，进去以后里面有座机。
当时对我来讲好像很有意思，第一次看到这么高档的宾馆，人生当中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当时我们在宾馆里面聊天的时候，堪布很奇怪地问我：“你们怎么知道我这个宾馆里面的电话？”当时我说：“不是你给我们打过来的，你让我们到洛若乡政府去接的。”堪布很惊讶地说，他根本不知道洛若乡政府有个电话。他当时到了成都，刚开始也没有联系上，因为色达那边有两个单位电话，一个是宗教局的，叫日协，当时是局长。还有一个叫工商局，叫久旺，他好像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他单位的电话。但是他就怎么使劲打都没有跟他们联系上。没有联系上，学院也没有电话，所以他就觉得太浪费时间了。但也没办法，外面去吃了一点东西，下午有点困。正在打盹的时候，他宾馆里面的电话直接响了。电话接起来了以后，里面说：“我是晋彭，我是晋彭。”整个过程是这样来的。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当时我们一般分市内电话和长途电话，长途电话费用是很高的，一般是一个小时多少，国际电话是费用更高的。我们本身是一个长途电话，长途电话的费用，堪布南珠也没有交，我们这边也没有交。我们认为是他打过来的，他认为是我们打过去的。
确实很稀有的，我也并不是给大家说妄语，因为堪布南珠现在还是活着的，我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也没有跟他先沟通，如果有些不信也可以问他。后来我们接触过好几次，包括前几年，有一次在一个宾馆当中，堪布也在，说这个是很稀有的。他一直到现在都认为是我们这边给他打过来，我这边也确实是认为他打过来的。
我从世间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谜，也许是护法神，也许是什么其他的一种方式来接的。但是我们双方到目前为止，也是没有任何的线索，互相接通电话。
所以我把这一段很真实的一个事情也放在这里。这是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一段意思。
第二段意思，就比较少。
签证完了以后我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极乐法会还没有结束。有了签证以后，法王也显得很高兴。
法会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法王就公开了。在我们下面洛若，在那个地方就公开了，说是他老人家要去西方的这个事情。他当时还说，我这次去不是观光旅游，并不是去热闹，我还是有弘法利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缘起。那么这一次，不一定回来，也有一些挑战。但是如果能去，也是有很多的弘法利生的利益。那么跟以往出去就不相同的，僧众一定要念护法神，还有念其他的经，这样的。
还有法王当时也是在那一场说了他的随行人员。在外面南珠堪布他们两个，里面是我这边。法王说这个地方非常遥远，我们这些人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法王说，我跟妹妹，门措上师他们已经商量，即使不能回来也无所谓的。但是像我，多芒寺跟我这边的关系好一点，帝查活佛和德巴堪布也不会给他们找麻烦吧。万一不回来的话。
当时我心里也想是不是真的不回来了，还是什么的？因为一般来讲，不管是谁，关于自己方面有些事记得比较清楚，不管是赞叹也好，批评也好，记得比较清楚。
当时我就心里咯哒一下，是不是我就已经不能回来了。不能回来也没事，反正跟上师能去的成，也是很好的。而且当时我们开极乐法会的时候，人都比较多，我们家乡的人也很多。当时法王在极乐法会上这样说我，我当时有点高兴，因为我刚刚出家的时候，好像很多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我的伯伯他们都说我是没有出息，接近拿工资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了，现在在喇荣的一个小草皮房里面苦苦地等死，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当时我想我们家乡的很多人来了，他们也听到了。我跟法王一起去有一种光荣，自己有一种傲慢和一些不清净的心吧。当时也有这样的。

后来法王也让一些僧众们堪布堪姆，当时学院大概有1000人左右，不是很多的，让他们好好的闻思修行。我也是临行之前在汉僧当中选了几个，一个照悟堪姆，她是1991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学位。还有一个智诚堪布，当时好像还没有得到堪布的学位，96年还是什么时候，但是他当时也具足一些辅导的能力，让他们讲《入行论》。
我当时父母也是不太想回去，暂时想呆在学院。我就借了一个黑色的帐篷住在我们现在摩尼宝区我的房子附近，那个地方让他们住下来。
在这里出现一个父母，演电影时候开头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后面也会出现的。所以，这是写剧本必不可少的一些人物的描写，大家要关注到。呵呵，开玩笑！
这次出国，虽然比以前去印度，自己还是有经验的。
因为我跟法王一起去过多康的一些地方，还有去过五台山，也去过印度。但是这次去，因为费用等各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去很多人，这边只有带我一个人。当时去印度的时候，索顿喇嘛主要是负责饮食生活这方面。热巴喇嘛负责给法王给药，这方面的。
那这次，法王也说这次没有其他人了，你自己全部去承担。又要对衣食住行，还要他老人家的法体，还有负责佛法方面做一些准备，确实是有一定的压力。
我记得在整个三个月的过程当中，我整天都是随身带着的有个沉甸甸的黄色的包。当时印度回来的时候买的，学院里面不太多的人带,印度出家人经常带着紫色和黄色的包，我红色的包已经有点旧了，要出国就带上新的黄色的背包。背包里面装着法王的各种药、还有一些自己的相机、录音笔、录音机、笔记本。录音笔没有，录音机等等这些。
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以后，我们是6月12号，也就是法会结束的第二天离开了喇荣学院。很多人都送我们，也有一些人跟着我们到康定的。下午我们到了康定，在这里见了法王的一个老朋友，他当时也是提醒，现在各方面比较紧张，最好尽快的时间从其他地方出去可能比较方便一点。
这个老领导现在已经离开人间了。在其他的书当中也是提过，他也并不是做什么非法的方式，但是有些方式方法确实对法王、对我们有一定的恩德。后来他离开人间的时候，我们也对他做了一些超度，做了一些佛事。
13号的时候，我们的车队从康定出发，到了成都。14号的时候，一早，早上5点钟的飞机我们到了广州。到广州大概是接近中午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女士，穿着红色衣服，大概四十来岁吧，看起来是很有福报的一个女的。她说她是在机场等着我们的。我们下来的时候，她说把所有的住宿这些已经都安排好了。但是我们谁都不认识她，其他人南珠堪布他们到了香港才有的。我不认识，阿里美珠和门措上师她们也不认识。她说把住宿这些都安排好了，我不敢相信，我没有答应。
后来法王说看起来这好像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应该没事，让她安排。然后她就带我们去一个宾馆，在一个包间里面请我们吃中午饭。请中午饭的时候，当时我是第一次进入比较好的包间，在整个饭店里面比较高档的一个包间。我们吃完中午饭以后，在这里安排了一个三层楼的住宿，然后在这里住了一晚上，明天就开始出国了。
好，今天讲到这里。
第四课
昨天讲已经到了广州，住了一晚，广州到深圳比较近嘛。
难过的海关，过关比较有点难的。
6月25日在深圳过海关。
深圳有一个叫罗湖，罗湖关，阿罗汉的罗，罗湖关，在那里过，我记得。
前往香港的时候，检查护照的时候，没有想到节外生枝，海关人员就开始说。本来好像还顺利的，但是没想到有一个人，他好像看到了护照，他们说这个护照还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你们90年去过印度，当时出去的时候上面有盖章，回来的时候没有盖章，这是违法的。
他的说法也是对的。确实我们当时去印度时候，从拉萨那边过海关，回来的时候当时跟贝诺法王，我在《梦尘回忆录》后面写的一些。因为当时在尼泊尔，去哪个国家给一点钱都可以，都合法的。当时跟贝诺法王他们，他们在香港要演出一些莲花生大士传记的金刚舞。我们东西很多的，他们说如果办一个临时的护照，那就比较方便。我们回来的时候从那边带了一个白色的护照，我们带的绿色护照，是真实的护照。白色的护照我们当时也带上，从尼泊尔到香港，从香港回到广州，广州到成都。
香港的护照是盖了章的，国际规则是你出去要盖一个章，回来要盖一个章，当时是比较合理的。我们也是想运一些佛像，办了临时护照，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有的人都这样的。
但是我们怎么说，那些人不依不饶，坚持的说要上报。我们想如果上报了，可能是很麻烦的。最后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关在那里。他们自己又来来去去，打电话。
我们经常出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有一次我从杭州还是什，东西都已经过了，东西都已经飞到其他国家去了，人我就回来了，不能去了，也有这样的情况。
当时我们关在一个屋子里，当时法王一个坐在高一点的椅子上，我们请求法王，看能不能就加持加持，不然这次可能有点困难。法王后来才说，说是以前在不丹的时候，紫玛护法神说过，关键的时候呼唤他，他会立即赶来。法王当时想到，现在应该是很关键的时候。
当时他是祈祷莲花生大师和格萨尔王、护法神。我们看着上师好像在哪儿默默的，一直盯着前面的方向。不一会儿那些海关人员进来，好像态度有很大的转变。他们说你们的情况虽然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还是同意放行。其实整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但是我们好像觉得一下变化很大。感觉可能是上师的加持，或者护法神的加持。
反正我们当时想这次不一定，因为出不成国，很容易的。他们想放，很多的借口，随便可以放，不想放的话，上面不同意，或者说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现在也是这样。如果上面的一些领导他要想给你挑毛病，什么地方都可以挑。如果你比较方便。即使有些违越的话，他也可以的。
不知道，不可思议的，他们当时突然就放了。前面态度非常非常那个，我们也没有搞其他的关系，也没办法，只是待着，法王也只是念个什么的。
然后我们很顺利过了罗湖海关。
现在看到的时候，想起来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
离开深圳以后我们坐车到了香港，还是住在白玉中心，贝诺法王的中心。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法王前面在过海关的时候念诵的祈祷文，当时让我写下来，写的内容我翻译出来了。
法王是这样说的：“在深圳与香港交界处,检查护照时,我心有不安,觉受中面见了邬金莲师、战神格萨尔王、紫玛护法。”
在觉受当中，觉受当时面见。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法王已经见到了莲师、格萨尔王和护法神。
其实我们有时候遇到关键的时候，这三个来一个也是可以。有这种感觉。
当时。法王是这样祈祷的：
“无边诸刹佛菩萨，
三密功德总集身。
莲师尊前诚祈祷，
加持意愿任运成。”
这是莲花生大士的祈祷文。
“智悲力德至究竟，慈雪域众如独子。
义成战神今垂念，加持如意成顺缘。”
这是战神格萨尔王的祈祷文，请他垂念，让事情顺利。
“呼唤悲疾超闪电，嘱托力猛胜霹雳。
紫玛夜叉伏敌王，当下灭除违缘障。”
这是呼唤紫玛护法神。他是非常快的，比闪电还快。嘱托他的话，他的威力比天上的霹雳还迅速。紫玛护法神，你要遣除这些敌王。
格萨尔王和莲花生大师也是有加持的，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紫玛护法神确实是出来灭掉这些违缘、障碍。
“如是虔诚祈祷时,恐惧迷现融法界,

一切自执本尊执,消于无缘法身界。”
这个时候可能是法王的一种境界，这些恐惧呀，迷乱这些是全部消于法界。一切的自执和本尊的执着消于无缘法界中。
阿旺罗珠宗美次日清晨于香港哲旺班玛罗吾精舍立成文字。
哲旺班玛罗吾是贝诺法王，也就是在贝诺法王的精舍当中，立成文字的。
在香港期间，当时南珠堪布给我一件黄色的衬衣，还有一件东嘎，说是从印度带来的。印度的布料质量很好的。这两件衣服我出国后一直穿着，经历了很多次法王的灌顶和传法。那么对这些衣服也产生了一种感情。现在已经穿了三十年，质量还是很好的。
所以刚才我看了文字的时候，为了表达缘起，我今天这两件衣服现在也穿上，就是里面的黄色衣服和外面的东嘎。现在好多道友都看不到，但是以后看视频，到时候再说吧。我每次出去的时候这几件衣服一直是带着的。
原来玛尔巴罗扎他穿的是比较破烂的衣服，有些弟子跟他说:“啊，你不是很有财富吗?怎么穿得这么寒酸？”他说我在印度求法的时候，那若巴他们给我灌喜金刚顶的时候，我穿着这些衣服，所以我的衣服上有上师的加持，所以不愿意换。
我也是装着学他们吧，现在还没怎么褪色，每次出去的时候也是带着，也许这是一种执着吧。有些人觉得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你还执着两件破衣服有什么了不起的？也许这可能是一种信心也好。有时候我在这里面插一些，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因为当时确实发生过这些事情，而且也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也顺便写在这里。
尤其是藏族人，这种写法不一定是很习惯的。刚才列绕朗巴说，这些是我们不懂的，很谦虚的。这是比较习惯的。原来《梦尘》也是，我是依汉文为主而写的，后来翻译出来了，我也没办法。所以有些可能不同民族的风格，确实是他的心态是不同的。不过现在西方文化好像基本上冲击了全球，所以有些大同小异吧。
十六号，第二天，在香港的第二天，其实我们当时的时间还是很紧的，你们到时全部学完了以后可以看的到。
第二天，叫做太平洋上的飞行。
法王出国的那个年代，各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没有现在那么开放，应该说我们当时是从藏地直接去美国，应该是第一批的藏族人。会不会说大话，但应该没有，从尼泊尔和印度和其他地方出去的，应该是多的，当时我们直接去的，应该算是比较少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开始的时候。
听说美国当时是夏天，比较热，我也是给法王准备了一些衣服，还买了一些比较不错的行李箱，跟上次去印度，很多方面，上次我们的口袋不是很好看，现在还是有出国的方面的经验。
所以，行李箱也比较好，而且我们这次带的的糌粑、酥油，还有其他的有些东西，带的比较少，带是带了一部分。
六月十六日的时候，我们从香港飞四个小时，抵达东京国际飞机场。
当时的时间跟现在稍微有一点差距，但是我没有改，当时的记录当中我是这样记录的，所以现在可能有些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那么日本的机场，当时我的感觉确实是像水晶宫一样，清澈透明，特别明亮，包括在地上一点微尘都是没有，走路起来的时候，自己的这种倒影，浮现在前面的时候，觉得当时好像自己到了天堂那样的感觉。
因为前面去过不丹、尼泊尔、印度，这些即使机场里面，也算是比较破的，比非洲好一点，不是特别的破。
那时日本，也许第一次看到发达国家的样子，好像已经来到了一个极乐世界一样的。
但我这书里面没有写极乐世界，害怕别人笑，但心里想，是不是极乐世界是这样的？当时的感觉好像从来没有过的。后来再次到了东京机场，就没啥感觉，也不是那么有感觉。因为我15年的时候，当时去欧洲，然后去非洲，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去了东京，当时东京可能待了好几天，在那边开了观音法会，还去了东京大学，还有早稻田大学，然后做了几场社会演讲。但那个时候，感觉上基本都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法王当时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抽出时间，当时我们在飞机场的外面，他们在像宾馆一样的地方接待，这里面有一些学藏密的，学东密的人。法王给他们传了慈悲和智慧方面的教言。然后大家也一起关于佛教、科学这方面探讨了一些，时间是比较短的。
法王当时也是说到：“科学和佛教，对人类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尤其科学，只能满足物质的需求，而佛教对人们带来的真正利益，超越了所有的这些物质世界，应该是对精神上带来很大的利益，如果没有佛教，一味的追求物质享用，可能很多都适得其反。”
当时法王老人家也是说：“像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好，其他国家也好，不管是什么，富豪或普通百姓都一定要学到佛法的这种教义，获得甘露。”
当时这些在场的人，启发很大，从他们的表情，从他们的态度，对法王——我本来刚开始写的时候，当时的经历写的比较多一点的，但是后来都没有写。
当时他们说是特别特别受益。当时接受法王加持的有些人，几十年以后都遇到过，他们说当时见到法王一次的这种感觉，一直没有变化，后来学佛是非常坚定的。
之后，我们从东京飞往夏威夷，美国的夏威夷。法王坐的是经济舱。
其实，法王当时出国坐那么多飞机，我现在每次坐飞机的时候，都不愿意自己坐头等舱。因为法王当时没有坐过一次的头等舱，全部是经济舱，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
美国飞机，给我有点不同的感觉是，他们不提供免费的餐饮。还有空乘人员都是中老年人。
不像有些地方一样，年轻漂亮的，穿的很什么什么的。不是这样的，基本上第一个感觉是这样，怎么有点不同的。
法王当时吃药的时候，需要热水，所以我以前自己自学的有些英语，hot water已经用上了，自己好像有一种成功感。
飞机当时在无边无际的太平洋上一直飞。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天海一色，特别特别美的景象，感觉已经被陶醉了一样的，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一直飞飞飞，当时我们飞了七八个小时吧，觉得到了一定的时候，好像有点，有点孤独，有点苍凉，有时候有这样感觉。但是看到法王，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坐在法王身边。有时候坐飞机的时候，也有一些这方面的那种回忆。
当时法王有时候往窗外看着，也不太说话，手里拿着红色的念珠，应该是我们的回忆录封面上的红色的念珠。拿来念，有时候好像在祈祷，有时候好像在思维，不怎么说话，好像当天那种状态也是比较特别吧。我们这样过了七个小时。
你看现在有些人，从上海到北京，从成都到上海，两三个小时都觉得，哇！太累了。
其实，前面是坐四、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然后在这里坐七个小时，法王当时身体也是这样，还是为了利益众生。有些方面，确实，坐过飞机的人都觉得是不简单。经常出国的人也没事，但是，有些身体不太好的人，坐这么长时间的飞机，这些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最后到达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
夏威夷是这么美的，书里面下面是再过海关，过几天再讲吧。
今天讲到这里。

